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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老
鄭
在
拍
賣
場
上
，
拍
得
朱
愚
齋
一
套
四
冊
的
︽
少

林
英
烈
傳
︾。
聞
之
大
喜
，
忙
電
告
索
來
一
閱
。
鄭
老
兄

十
分
爽
脆
，
攜
書
來
品
茗
。
在
下
細
細
撫
書
之
餘
，
不

禁
慨
嘆
：
此
類
書
仔
，
真
的
難
求
也
。
若
遭
他
人
拍

得
，
尤
其
是
被
內
地
大
款
得
之
，
恐
石
沉
大
海
矣
。

五
、
六
十
年
代
，
這
類
書
仔
遍
佈
街
頭
巷
尾
書
攤
，
陳
湘

記
、
長
興
等
書
局
亦
見
。
在
下
雖
然
愛
讀
，
亦
不
計
腰
中

錢
，
但
讀
後
每
拋
諸
一
隅
，
搬
屋
之
後
，
就
此
遺
失
，
一
點

惋
惜
也
沒
有
。
這
種
心
理
，
與
一
些
學
術
機
構
、
大
圖
書
館

的
主
管
別
無
二
樣
，
皆
視
之
如
垃
圾
也
。

朱
愚
齋
和
我
是
山
人
這
類
技
擊
小
說
家
的
作
品
，
透
過
電

台
講
古
，
當
年
的
普
羅
大
眾
，
莫
不
耳
熟
能
詳
。
朱
愚
齋
的

黃
飛
鴻
、
陸
阿
采
，
我
是
山
人
的
洪
熙
官
，
即
得
自
他
們
的

傳
播
，
深
入
民
間
。

朱
愚
齋
筆
下
的
︽
黃
飛
鴻
別
傳
︾，
資
料
源
自
黃
飛
鴻
弟
子

林
世
榮
的
口
述
，
寫
來
亦
算
真
實
，
尤
其
是
對
武
術
的
描

述
，
更
是
不
厭
其
詳
，
娓
娓
道
來
。
無
他
，
朱
愚
齋
是
武
夫

出
身
，
師
從
林
世
榮
，
對
武
術
的
一
招
一
式
，
自
然
有
根
有

據
。
如
此
寫
法
，
自
是
拖
累
了
小
說
情
節
的
發
展
，
不
諳
武

技
的
讀
者
，
不
感
嚕
囌
、
沉
悶
者
幾
稀
矣
。

這
部
︽
少
林
英
烈
傳
︾，
已
沒
有
了
這
種
寫
法
，
節
奏
亦
明

快
得
多
，
惟
以
淺
白
文
言
寫
之
，
方
今
讀
者
，
料
難
卒
讀
。

︽
黃
飛
鴻
別
傳
︾
的
寫
作
風
格
，
焉
何
如
此
？
朱
愚
齋
在
︽
黃

飛
鴻
別
傳
︾
序
言
中
說
：

﹁
著
者
不
才
，
夙
抱
提
倡
武
術
之
心
，
曾
撰
四
大
俠
四
鐵

僧
軼
事
布
於
世
。
世
頗
有
樂
讀
之
者
，
自
愧
學
識
淺
陋
，
無

足
以
形
容
武
技
於
萬
一
，
乃
別
撰
一
回
小
說
續
其
後
。
詎
刊

將
及
月
，
諸
友
中
識
與
不
識
，
均
為
不
滿
，
群
讓
以
言
，
督

使
重
為
紀
敘
武
術
之
文
。
義
不
容
卻
，
因
復
撰
粵
派
大
師
黃

飛
鴻
別
傳
。
﹂

原
來
如
此
！
及
至
︽
少
林
英
烈
傳
︾，
不
知
朱
愚
齋
是
否
顧

及
市
場
需
要
，
再
不
復
﹁
紀
敘
武
術
之
文
﹂，
也
不
拘
泥
於
軼

事
，
而
標
明
是
﹁
武
俠
小
說
﹂，
但
他
在
楔
子
中
卻
言
：

﹁
余
三
十
年
來
所
紀
述
者
，
武
壇
軼
事
而
外
，
旖
旖
溫
馨

之
事
，
絕
少
繞
於
筆
端
，
間
有
涉
及
男
女
私
情
，
亦
極
簡

略
，
以
繪
影
繪
聲
動
人
，
未
嘗
不
能
，
固
不
感
興
趣
，
且
不

屑
為
之
，
蓋
余
為
武
人
，
情
場
少
閱
歷
，
不
解
風
流
，
率
爾

操
觚
，
又
恐
以
淺
俚
貽
笑
，
故
本
其
見
聞
，
萃
心
紀
述
武
壇

名
宿
軼
事
，
作
風
一
貫
不
易⋯

⋯

﹂

不
解
風
流
的
朱
愚
齋
，
行
文
雖
﹁
一
貫
不
易
﹂，
但
縱
觀
這

書
，
已
無
︽
黃
飛
鴻
別
傳
︾
那
種
細
膩
描
述
武
技
之
弊
，
小

說
感
較
強
，
讀
來
爽
快
得
多
。

朱
愚
齋
是
武
人
，
他
著
書
目
的
，
固
是
表
彰
武
人
事
跡
，

最
大
的
目
的
還
是
鼓
吹
習
武
，
以
強
體
魄
，
洗
除
國
人
﹁
東

亞
病
夫
﹂
之
名
。
他
的
苦
心
，
在
︽
少
林
英
烈
傳
︾
中
仍
可

見
到
。

這
書
封
面
注
明
是
﹁
鐵
馬
騮
秘
史
續
集
﹂，
詢
諸
﹁
淘
書
專

家
﹂
鄭
老
兄
，
和
閱
書
無
數
的
新
亞
書
店
老
闆
老
蘇
，
俱
云

從
未
得
睹
。
嗚
呼
哀
哉
﹁
鐵
馬
騮
﹂
！

廣
州
珠
江
電
視
台
和
南
方
電
視
台
每
周
有

︽
粵
韻
風
華
︾
和
︽
粵
唱
粵
好
聽
︾
等
多
個
粵

曲
粵
劇
節
目
，
但
廣
州
這
個
粵
曲
始
源
地
卻

近
年
不
見
有
甚
麼
粵
劇
粵
曲
開
展
，
連
唯
一

一
個
曲
藝
演
唱
固
定
式
劇
院
舞
台——

西
關
西
華
路

之
彩
虹
劇
場
也
因
裝
修
而
停
業
了
大
半
年
。
此
場

是
省
港
澳
唯
一
一
個
由
廣
東
曲
藝
團
管
理
經
營
的

正
式
場
地
，
以
前
每
晚
都
有
新
舊
藝
人
登
場
，
吾

等
傳
統
愛
好
者
不
少
人
常
由
香
港
駁
車
前
往
欣

賞
，
如
筆
者
每
月
必
有
三
五
次
，
滿
足
一
下
對
粵

藝
之
緬
懷
。
但
近
日
此
彩
虹
劇
院
裝
修
好
重
開
，

卻
減
為
每
周
只
有
五
、
六
、
日
三
晚
獻
唱
，
吾
等

香
港
忙
人
時
間
上
不
易
配
合
，
由
此
更
憂
心
連
廣

州
這
個
粵
藝
始
源
祖
宗
地
也
場
地
如
斯
漸
縮
為

零
。
︽
粵
韻
風
華
︾
也
漸
次
成
為
︽
粵
韻
風
鈴
︾

—

不
是
﹁
粵
韻
風
零
﹂—

—

化
為
烏
有
的
零
蛋
之

零
，
然
後
粵
曲
就
完
成
文
化
歷
史
之
使
命
，
就
此

成
為
歷
史
陳
跡
了
。

粵
劇
方
面
羅
家
寶
、
羅
品
超
、
紅
線
女
、
楚
岫

雲
等
巨
星
級
光
華
收
斂
後
，
筆
者
縱
觀
這
半
世
紀

內
之
五
十
年
中
粵
劇
後
起
之
秀
之
巨
星
級
人
才
似

只
發
在
回
鄉
。
如
紅
遍
省
港
澳
之
生
角
梁
兆
明
發

自
湛
江
，
近
年
此
人
來
港
演
出
必
定
滿
座
；
旦
角

泰
斗
只
有
一
個
李
淑
勤
，
則
發
自
佛
山
。
此
旦
角

迄
今
港
澳
人
還
不
太
熟
，
唱
腔
不
是
千
喉
一
腔
之

﹁
女
腔
﹂，
而
有
點
芳
艷
芬
之
芳
腔
和
郎
筠
玉
腔
結

合
，
看
來
粵
劇
也
有
一
、
二
位
超
班
之
接
棒
人

了
。粵

曲
方
面
，
小
明
星
腔
有
超
班
傳
人
梁
玉
嶸
，

徐
柳
仙
腔
有
隔
代
高
足
陳
玲
玉
。
此
二
位
年
前
常

在
彩
虹
登
台
，
也
間
有
來
港
獻
聲
，
例
必
滿
座
。

近
年
常
在
彩
虹
登
場
的
後
起
雋
者
，
星
腔
如
李
惠

雯
、
仙
腔
有
吳
玉
蟬
和
黃
秀
冰
︵
陳
玲
玉
高
足
︶。

因
劇
場
只
開
周
末
五
、
六
、
日
，
她
們
也
不
能
每

晚
曲
不
離
口
的
有
永
久
場
地
了
︵
吳
玉
蟬
跑
了
去

教
英
文
︶。
近
月
在
一
些
社
區
場
地
中
筆
者
發
現
兩

位
旦
喉
新
血
，
唱
腔
婉
麗
柔
暢
，
唱
中
有
丹
田
腹

腔
配
合
，
確
是
超
卓
人
才
。
此
兩
人
便
是
彩
虹
之

青
春
花
旦
李
娜
和
香
港
粵
曲
名
師
王
德
正
之
高
足

王
君
娥
，
有
八
成
芳
艷
芬
﹁
芳
腔
﹂
造
詣
，
實
天

生
唱
家
，
惜
皆
非
處
於
粵
曲
藝
旺
盛
之
年
代
，
堪

說
懷
才
難
遇
也
。

春
華
秋
實
，
秋
天
是
收
割
果
實
的
季

節
。今

年
是
﹁
十
二
五
﹂
規
劃
開
局
之
年
。

中
央
對
香
港
關
愛
之
情
彰
顯
於
﹁
十
二
五
﹂

規
劃
中
，
另
開
一
章
。
在
﹁
一
國
兩
制
﹂
下
，

香
港
如
何
配
合
國
家
﹁
十
二
五
﹂
規
劃
，
中
央

在
規
劃
中
又
如
何
為
香
港
定
位
等
等
，
正
是
港

人
如
何
抓
緊
機
遇
部
署
的
好
時
機
。

欣
喜
主
管
經
濟
的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李
克
強
在

辛
卯
立
秋
後
，
首
次
以
副
總
理
身
份
訪
港
，
必

然
會
為
港
人
帶
來
好
消
息
。
此
刻
正
值
因
歐
美

債
危
機
掀
金
融
風
浪
之
際
，
股
市
、
匯
市
及
商

品
市
場
弄
致
﹁
七
國
咁
亂
﹂、
信
心
喪
失
之
時
，

站
在
十
字
路
口
的
港
人
，
何
去
何
從
茫
茫
然
進

退
為
艱
。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在
來
港
後
，
翌
日
出

席
﹁
分
享
機
遇
、
共
創
繁
榮——

國
家
﹃
十
二
五
﹄

規
劃
與
兩
地
經
貿
金
融
合
作
發
展
論
壇
﹂
上
，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將
作
主
講
嘉
賓
，
他
的
講
話
絕

對
不
會
只
是
﹁
今
日
天
氣
哈
哈
哈
﹂
又
或
者
只

讚
﹁
紫
荊
花
盛
開
，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藍
天
碧
海

般
美
麗⋯

⋯

﹂
這
些
過
場
語
罷
。
肯
定
會
言
中

有
物
，
指
出
香
港
前
景
、
定
位
與
角
色
。
我
們

拭
目
以
待
。

論
壇
將
在
周
三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假
港
灣
道
一
號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
舊
翼
︶

舉
行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林
瑞
麟
已
發

出
邀
請
，
屆
時
應
邀
者
包
括
香
港
政
經
界
及
社

會
知
名
人
士
，
冠
蓋
雲
集
，
極
一
時
之
盛
。
此

論
壇
由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
中
央
商
務
部
、
中
央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等
聯
合

舉
辦
。
此
高
端
論
壇
除
由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演
講

外
，
還
有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演
講
，
第
二
環
節

則
有
發
改
委
主
任
張
平
、
商
務
部
部
長
陳
德

銘
、
中
國
銀
行
行
長
周
小
川
、
財
政
司
司
長
曾

俊
華
等
兩
地
官
員
，
還
有
一
位
是
商
界
翹
楚—

—

大
珠
三
角
商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馮
國
經
博
士
。

馮
博
士
早
前
辭
去
﹁
利
豐
﹂
職
位
，
顯
然
全
身

投
入
公
職
。

李
克
強
訪
港
多
元
行
程
將
進
一
步
凝
聚
香
港

社
會
各
界
共
識
與
力
量
，
他
的
重
要
講
話
必
將

對
港
人
了
解
國
情
、
港
前
途
有
深
刻
啟
迪
，
並

將
在
鞏
固
和
提
升
香
港
國
際
經
貿
金
融
地
位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

近
在
書
店
見
到
中
華
書
局
把
葉
靈

鳳
的
︽
香
港
方
物
誌
︾
重
新
出
版
，

當
即
買
了
一
本
。
這
本
書
一
九
五
八

年
在
香
港
初
版
，
六
七
十
年
代
幾
次

再
版
，
一
九
八
五
年
在
內
地
三
聯
書
店
發

行
簡
體
字
本
。
除
了
︽
香
港
方
物
誌
︾，

葉
靈
鳳
在
香
港
時
也
發
表
了
大
量
讀
書
隨

筆
，
曾
出
版
︽
北
窗
讀
書
錄
︾、
︽
文
藝

隨
筆
︾、
︽
晚
晴
雜
記
︾
等
書
，
六
七
十

年
代
於
香
港
︽
新
晚
報
︾
撰
寫
﹁
霜
紅
室

隨
筆
﹂
；
一
九
八
八
年
由
絲
韋
即
羅
孚
主

編
，
把
葉
靈
鳳
在
香
港
所
寫
的
文
章
編
為

三
卷
本
的
︽
讀
書
隨
筆
︾，
由
內
地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一
九
八
九
年
，
香
港
中
華
書
局
把
葉
靈

鳳
所
寫
關
於
香
港
的
文
章
編
為
︽
香
島
滄

桑
錄
︾、
︽
香
海
浮
沉
錄
︾
和
︽
香
港
的

失
落
︾，
列
入
小
開
本
的
﹁
城
市
文
庫
﹂

系
列
。
九
五
年
也
有
﹁
香
港
文
庫
﹂
版

︽
葉
靈
鳳
卷
︾。
近
年
，
內
地
也
出
版
了
不

少
葉
靈
鳳
著
作
，
可
以
說
，
除
了
早
年
的

初
版
，
要
在
書
店
找
葉
靈
鳳
的
書
並
不
困

難
，
但
我
偏
愛
︽
香
港
方
物
誌
︾
和
︽
香

島
滄
桑
錄
︾
等
書
，
其
中
，
我
覺
得
︽
香

港
方
物
誌
︾
有
很
獨
特
的
意
義
。

過
去
有
不
少
作
者
都
寫
過
關
於
香
港
地

方
風
物
的
散
文
式
記
錄
，
各
有
不
同
特

點
，
葉
靈
鳳
作
品
最
不
同
的
地
方
，
是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或
所
謂
﹁
托
物
喻
志
﹂
的
取

向
。
正
如
葉
靈
鳳
所
說
：
﹁
這
不
是
純
粹

小
品
文
，
也
不
是
文
藝
散
文
。
這
是
我
的

一
種
嘗
試
，
我
將
當
地
的
鳥
獸
蟲
魚
和
若

干
掌
故
風
俗
，
運
用
㠥
自
己
的
貧
弱
的
自

然
科
學
知
識
和
民
俗
學
知
識
，
將
它
們
與

祖
國
方
面
和
這
有
關
的
種
種
配
合
起

來
。
﹂
葉
靈
鳳
明
確
表
示
該
批
作
品
不
是

純
粹
小
品
或
文
藝
散
文
，
而
強
調
香
港
與

中
國
固
有
的
文
化
連
結
；
把
該
書
放
回
五

十
年
代
的
時
空
去
看
，
葉
靈
鳳
似
有
意
為

當
年
眾
多
﹁
旅
港
﹂
、
﹁
僑
港
﹂
的
一

代
，
在
經
驗
與
文
化
的
斷
裂
中
帶
來
一
點

慰
藉
：
既
然
香
港
風
物
掌
故
與
中
國
密
切

相
連
，
也
許
中
國
文
化
亦
未
嘗
不
可
以
在

南
方
一
隅
的
香
港
延
續
。

托物喻志的《香港方物誌》

一
班
朋
友
每
年
一
度
的
北
京
拜
壽
之
約
，
今

年
因
主
人
翁
計
劃
有
變
，
改
為
遊
玩
山
東
。
原

本
一
行
七
、
八
人
，
經
過
增
減
遞
補
，
出
發
時

已
是
十
八
人
的
團
隊
，
夠
得
到
申
買
團
體
機

票
，
只
差
沒
有
一
個
專
業
領
隊
隨
團
出
發
。

芸
姐
號
召
力
不
凡
，
不
但
在
港
朋
友
踴
躍
參
加
這

趟
山
東
之
旅
，
遠
在
山
東
的
故
友
更
鼎
力
支
援
，
協

助
組
織
行
程
中
各
項
安
排—

—

酒
店
住
宿
、
餐
飲
美

食
、
市
內
外
交
通
、
搜
羅
紀
念
品⋯

⋯

無
不
妥
當
貼

心
，
一
班
團
友
衝
㠥
芸
姐
的
面
子
，
玩
得
開
心
、
真

箇
是
賓
至
如
歸
。

我
是
第
二
次
遊
山
東
了
，
十
二
年
前
陪
母
親
大
人

參
加
香
港
出
發
的
旅
行
團
，
也
是
七
日
六
夜
的
行

程
，
只
是
遊
覽
地
點
稍
有
不
同
。
當
時
以
青
島
為
主

要
遊
玩
點
，
繼
及
泰
山
、
濟
南
、
曲
阜
，
能
親
臨
大

名
湖
及
遊
歷
孔
子
故
鄉
，
㠥
實
開
心
了
一
陣
子
。
今

次
經
過
芸
姐
與
蕭
總
的
悉
心
策
劃
，
開
展
另
一
個
令

人
嚮
往
的
行
程——

青
島
之
外
，
是
威
海
、
煙
台
、
蓬

萊
，
幾
個
使
人
神
往
、
充
滿
歷
史
背
景
的
景
點
。

李
老
師
是
史
學
專
家
，
特
別
為
是
次
行
程
編
印
了

一
份
文
字
資
料
，
在
飛
往
青
島
的
航
機
上
已
分
發
給

團
員
，
各
人
收
到
後
便
忙
㠥
﹁
做
功
課
﹂，
仔
細
咀
嚼

消
化
，
期
望
﹁
讀
書
﹂
後
，
使
﹁
行
萬
里
路
﹂
的
實

地
遊
覽
變
得
更
有
效
果
、
更
深
入
了
解
山
東
的
人
和

事
。不

看
不
知
，
山
東
除
了
多
出
美
女
及
美
食
，
還
是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的
發
祥
地
之
一
。
在
這
片
土
地
上
發

現
了
距
今
約
四
五
十
萬
年
前
的
古
人
類
沂
源
猿
人
類

蓋
骨
和
牙
齒
化
石
；
出
土
了
北
辛
文
化
︵
西
元
前

5000—
4000

年
︶、
大
汶
口
文
化
︵
西
元
前4100

年
︶

和
龍
山
文
化
︵
西
元
前2500—

2000

年
︶
；
產
生
過

齊
桓
公
、
晏
嬰
、
孔
丘
、
孟
子
、
孫
武
、
孫
臏
、
王

羲
之
、
劉
勰
、
賈
思
勰
、
顏
真
卿
、
李
清
照
、
辛
棄

疾
、
張
養
浩
、
戚
繼
光
、
蒲
松
齡
、
孔
尚
榮
等
歷
史

名
人⋯

⋯

二度遊山東

茶文化由中國傳入日本，茶道成為日本十分重要
的文化，甚至在日常生活形式上的演繹更勝過中
國。有趣的是，在日本盛傳一個和蘇東坡在寺廟喝
茶相似結構的故事。日本歷史上著名的豐臣秀吉在
當時為長濱城主，石田三成是某寺院的童子，有一
天，豐臣秀吉口渴到寺中求茶，石田熱情地接待了
他。在倒茶的時候，石田奉上的第一杯茶是大碗的
溫茶；第二杯是中碗稍熱的茶。當豐臣秀吉要第三
杯時，他卻奉上一小碗熱茶。豐臣秀吉不解其意，
石田解釋說，這第一杯大碗溫茶是為解渴的，所以
溫度要適當，需要大碗；第二杯用中碗的熱茶，是
因為已經喝了一大碗不會太渴了，稍帶品茗之意，
而溫度要稍熱，也要小些；第三杯，則不為解渴，
純粹是為了品茗，所以要奉上小碗的熱茶。豐臣秀
吉被石田的體貼入微深深打動，於是將其選到自己
旗下成為自己的侍從，這使石田後來成為一代名
將。這是許多企業管理書籍的論述，關注細節至關
重要。
這是一個發生在日本的故事，的確和中國喝茶的

不同。中國和尚給蘇東坡端上的三杯茶中，茶水是
可以不變的，然而和尚的表達方式變了三次。表達
方式變了，內容也意味㠥變了。中國人更注重外在
的交流表達形式—是否彬彬有禮，是否不屑傲
睨，在意外在的宣傳、政績。中國人對含蓄的言說
方式可謂細緻入微，那就叫學會做人，學會察言觀
色。而日本人也細心，他們更注意的是服務上的細
心—從形式到內容。因此，日本人石田端出的是
大碗、中碗、小碗不同量的茶水。在某種意義上，
兩國企業文化的區別也可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許多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種東西讓人印象深刻

—認真，而且滲透到日常生活中。韓國著名的學
者李御寧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裡，描寫了日本
的花道、茶道。也許，只有韓國人才可能如此細緻
地對日本人進行這樣的觀察。也許，李御寧不僅在
觀察日本人，也以此觀察韓國人。他說，日本人把
「茶室當成一個與世俗完全隔離的場所」。去茶室有
很多的規矩和儀式。「在這裡必須先脫掉平常穿的
鞋，換上一種用雙層竹皮編製的草鞋，然後沿㠥鋪
好的踏石路前行。走在彎彎曲曲的踏石小徑猶如芭
蕾舞女演員的舞步、無聲樂譜上的蝌蚪，同時也像
是一條條嚴格的清規戒律。」「從進入茶室外的庭
園開始，所有的語言、行動都變得與平時不同，人
們開始按一定的模式行動，這種拘束感在小徑上踩
㠥石子走路時即可體會到。而在茶室裡坐也是很講
究的，在道元的《普勸坐禪儀》中講的，其實是茶
室講究的基本坐法：『坐，不得左倒右歪、前仰後
合；要兩耳齊肩、鼻與臍垂直；應舌頂上顎、唇齒
相依、目睜鼻息勻。』」李御寧的書中分析不要成
為他人的茶道，「意思是主人絕不能把茶會弄成不
得已而為客人點茶的茶會，這是茶道的大忌。」
「品茶不僅是品嚐茶的味道，還要體會為自己點茶
的人的真心。」「因此與演出一樣，茶道中從劇本
到演技，主人和客人之間的一體感用茶道用語來說
便是兩者沉浸、融入了茶三味。」從中可見，日本
的茶道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起㠥重要的作用，很
多儀式和戒律與參禪悟道相結合。日本人很認真，
也許有人會質疑，審美和世俗是否能夠那麼嚴格地
界劃？任自然又何必在乎如此苛嚴的形式—這可
能是日本文化的矛盾之處。這種形式既有古代中國
儒家文化的殘存，又有西方工業企業化的影響，日

本人卻能將這二者融合在一起，奇怪卻能成為自
己。
雖然注重形式，然而在中國，未必有許多人十分

在意這種具體精微的儀式。儀式帶來的是戒律、是
內心的敬畏、也是繁瑣的準備。但人們對喝茶的儀
式並不特別認真講究，從喝茶的程序裡就可以看
到。更多的時候，把茶道作為一種世俗交往方式，
把茶樓（還有酒樓）當作輕鬆聊天、交往和解決問
題的最好場所—品茗僅作為處理各種複雜或者曖
昧關係的手段，因此摒棄審美的形式而講求一種實
際的效益，這是儒家以來的實用的傳統文化。喝茶
和喝咖啡與酒席聚餐的意義沒有本質區別，都是處
理各種微妙的關係。許多中國人不太在意審美的生
活，標準不太重要，儀式和戒律不太重要，參禪悟
道也不太重要。中國文化宛如魯迅說的如何寫小
說：「取這個人的眉毛、另一個人的鼻子、第三個
人的嘴」，這就是作為一種世俗文化為主流的中國
文化的特點，它融合多種元素，但缺乏徹底的東
西。一切似乎「差不多」。但是，日本文化不同，
它也吸取融合多種文化，卻能將相互矛盾的元素貫
穿發展得很徹底。有徹底就有了座標，有座標就有
了根基的可能，有根基就有了力度的可能。
他們的茶水漸漸涼了，可我的眼前的茶水，卻已

滾動㠥煙霧裊裊的波濤。
蓋上書頁，將散文集放在一旁，從水壺中倒出

水，倒在茶杯中。先是一滴，然後是更多的水滴，
形成一小注水流。小小的杯子，激起小小的浪花，
然後又蕩漾起無數的泡沫。接㠥是一圈一圈的光
暈，一圈一圈的波紋，卻蕩漾開來了。不久，杯中
的茶葉沉澱下來，光和影的對比逐漸柔和了，世界
沉寂下來，只是在緩緩凝聚的日光的照耀下依然有
㠥輕微的突起與凹陷。收起書本，細細品茗，多少
故事，都拂去了刀光劍影，曾在書舟上昂首駐足的
叱㜿英雄，也都沉靜下來了。
俯看桌子，那不過是小小的茶杯。與洶濤駭浪相

比，蕩漾其間的不過小小的漣漪。然而，有多少驚

心動魄的交易，多少駭人聽聞的決定，就在這端起
的小小的茶杯，在啜入嘴裡的一小口茶水的瞬間中
進行。一杯水，也會上演杯中的風暴。如是熱水，
也有雲蒸霧騰，也有戰火硝煙，終歸慢慢散去。李
賀說的確實精彩：「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
中瀉」。九座高山，不過是渺遠煙霧，滾滾海水，
都在小小的杯子裡盛㠥。遙憶往昔，多少歷史風雲
早已「更變千年如走馬」。
走到窗邊，俯瞰大地，大地是一個桌子，即使旁

邊增添個湖泊不過是小小的杯子，就算移來大海也
不過是稍大一點的杯子。那些杯與水的掌故，那些
形形色色的表演，與浩渺的時空、無垠的宇宙相
比，又能留下甚麼痕跡呢？
明白了喝茶，多少也明白了中國的文化。
端起杯與水，多少也管窺了宇宙的變化。

又一散佚書面世

懷才難遇

黃仲鳴

客聚

杜
魯
福
一
九
五
九
年
電
影
︽
四
百
擊
︾，
男
主
角

A
ntoine

，
有
天
忘
了
做
功
課
，
跟
同
學
蹺
課
去
，
在

巴
黎
街
頭
遊
蕩
，
進
了
一
個
荔
園
般
的
遊
樂
場
，
裡

面
有
個
很
奇
的
遊
戲
機
：
一
個
金
屬
大
圓
桶
，
可
容

五
六
個
人
，
大
家
都
朝
圓
心
站
㠥
，
各
人
背
貼
㠥
桶
的
內

壁
。
遊
戲
機
開
動
，
圓
桶
快
速
旋
轉
，
不
一
會
，
離
心
力

將
各
人
慢
慢
升
離
地
面
，
有
些
連
身
體
也
橫
了
，
十
分
超

現
實
。
如
是
者
維
持
一
分
鐘
多
，
圓
桶
慢
下
來
，
各
人
㠥

地
，
到
完
全
停
定
，
大
家
從
小
門
出
來
。
最
奇
的
是
玩
的

人
當
中
，
有
穿
西
裙
套
裝
和
高
跟
鞋
的
斯
文
女
人
，
完
全

沒
有
披
頭
散
髮
，
沒
事
人
一
樣
走
了
。

香
港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機
動
遊
戲
，
粵
語
片
裡
見
過
的
，

有
咖
啡
杯
、
很
小
的
摩
天
輪
、
在
水
上
轉
圈
的
電
船
仔
、

碰
碰
車
和
音
樂
旋
轉
木
馬
，
卻
沒
見
過
︽
四
百
擊
︾
裡
的

離
心
力
遊
戲
機
，
我
也
只
玩
過
旋
轉
木
馬
和
咖
啡
杯
。
其

實
遊
戲
機
基
本
上
都
是
團
團
轉
圈
，
不
過
現
代
的
設
計
當

然
高
速
和
刺
激
得
多
，
愈
是
使
人
披
頭
散
髮
的
愈
受
歡

迎
。歐

洲
一
些
城
市
如
巴
黎
，
街
頭
有
時
會
見
到
這
類
傳
統

機
動
遊
戲
，
晚
上
燈
火
通
明
，
很
是
熱
鬧
。
我
沒
有
深
入

調
查
過
，
可
能
是
臨
時
架
起
的
玩
意
，
或
是
一
門
流
動
的

生
意
。
幾
年
前
台
北101

大
樓
附
近
的
誠
品
書
店
前
面
，
也

有
個
旋
轉
木
馬
，
不
知
現
在
還
有
沒
有
。
有
時
忽
發
奇

想
，
與
其
建
設
十
幾
層
樓
高
的
摩
天
輪
，
不
如
在
旺
角
或

銅
鑼
灣
，
在
行
人
專
區
弄
台
旋
轉
木
馬
，
讓
港
孩
多
點
接

觸
那
種
美
麗
的
經
驗
。

另
一
奇
想
，
是
﹁
活
化
﹂
人
力
車
。
以
前
尖
沙
咀
和
中

環
天
星
碼
頭
都
有
人
力
車
，
多
是
老
人
拉
車
遊
客
坐
，
叫

人
不
忍
，
後
已
取
締
，
但
其
實
有
更
好
辦
法
。
去
過
京
都

清
水
寺
一
帶
的
朋
友
，
都
會
見
過
很
﹁
潮
﹂
的
日
本
年
青

人
拉
車
。
他
／
她
們
全
都
健
康
活
潑
，
拉
人
力
車
如
跑
步

做
運
動
般
自
然
。
這
些
﹁
車
伕
﹂，
身
穿
改
良
過
的
古
裝
和

式
勞
動
服
，
很
型
，
男
的pun

k

頭
，
女
的
黑
唇
膏
黑
甲

油
，
動
作
花
式
多
多
，
可
觀
性
很
強
，
又
切
切
實
實
為
遊

人
提
供
優
質
的
觀
光
服
務
，
香
港
大
可
借
鏡
。

遊戲機與人力車

百
家
廊

羅
慧
林

春華秋實

喝茶（下）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茶道成為日本十分重要的文化。 網上圖片

■這書恐成孤本、珍本了。

作者提供圖片


